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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先请您谈谈自

己的阅读经历吧。

单霁翔：我 1954 年出

生，小学五年级赶上“文革”，15岁

下乡，17岁回到北京当工人，先当炊事

员，后来当机修钳工。我在25岁前较少受到

正规教育。我父亲是学文学的，有很多古典文学著

作，鼓励我多读文学作品。那个时候新华书店也没多少

书，工友们互相借阅，看了一些外国文学，像狄更斯、巴

尔扎克、大仲马等大作家的作品，当然也有《静静的顿

河》等，每天下工了就看，如饥似渴。我姐姐北大附中毕

业后把教材留给我，当时我也没什么目标，纯粹是怀着

对知识的渴望每天都看，看不懂就学、就问，因为我们是

半导体器件研究所，有很多清华大学的毕业生。没想到

自学的内容恢复高考就用上了，我成绩不错，成为国家

改革开放后第一批留学生。

早期是遇到什么书就读什么。大学专业是建筑学，

虽然是工科，文理科知识都涉及，比如建筑学要绘画、绘

图，跟艺术有关，建筑结构涉及计算，又跟理科有关。回

国时我没买任何一件电器，27箱行李，3箱杂物，其余都

是书。我想国内搞建筑设计的书恐怕很少，就去书店把

能买的都买了，太贵的我就复印。很可惜，后来这些书

也没派上用场。回国后我从事城市规划工作，涉及经

济、政治、文化方方面面，阅读面更广了。

记者：我注意到您最初写作重点是专业著作，如《从

功能城市走向文化城市》（天津大学出版社）等，后来转

向文化遗产里的中国故事系列，能介绍一下吗？

单霁翔：我的工作专业有四个：一是从本科到博

士学建筑学，二是城市规划，三是文化遗产，四是博物

馆。我写的书都围绕这四个专业，最近几年基本上一

年二三本，每本都是20万字以内。为纪念梁思成先生

诞辰120周年，我写了《栋梁梁思成》；我的老师吴良镛

先生100岁生日，我写了《国匠吴良镛》，然后写了《人

居香港》《人居北京》《人居澳门》；北京中轴线申遗成

功，我参加了其中的工作，又写了《北京中轴线的故

事》；去年故宫博物院100岁生日，我完成了《故宫博物

院百年百事》。现在大概出版了一百多本，有些被翻

译到国外，有英文、俄文、日文、蒙古文、哈萨克文、阿

拉伯文等。

记者：您有枕边书吗，或反复阅读的书？

单霁翔：吴先生的书是我反复阅读的。我有一书

柜常用的书，包括吴良镛先生、梁思成先生的书，还有

故宫博物院老院长张忠培先生的书，都是像工具书一

样经常阅读。

记者：有没有对您人生影响比较大的书？

单霁翔：还是我的

导师吴良镛的著作。我先读

了他很多书，才决定读吴先生的博

士。他的重要理论对我一直有很大的影

响，比如如何对待历史街区，尤其是北京胡同、四

合院等人居环境方面的理论。

记者：您眼中的吴良镛是怎样的？

单霁翔：吴良镛先生给人们留下最深刻的印象是他

对事业的激情。这份激情，直至耄耋之年都有增无减。

在建筑事业繁荣发展的阶段，吴先生不为利益所诱，始终

保持正直学者本色，在学术界树立起一座丰碑。不说空

话，只做实事，是他一生的坚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拜

万人师，谋万家居”是他人生的真实写照。他的那几部重

要著作是写博士论文之前必须要读的。

记者：和这些大师相处，您最深的体会是什么？

单霁翔：2011年，清华大学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成立10周年时，吴良镛先生大病初愈，写下“科学求

真，人文求善，艺术求美”。“真”“善”“美”是吴先生毕

生所求，也是他一生致力于探索人居科学，以解决中国

的实际问题为导向。还有故宫第四任院长张忠培先

生。每年春节我都会去拜访专家，很多老专家已不大

做研究了，但是他们两位一直是与时俱进，每次跟我交

流的都是一些前沿的问题。

比如吴先生研究大北京地区的规划，对今天的京

津冀一体化研究有很大帮助。我每次去等于是上课，

会比较紧张，他们总要问我最近都读什么书，有什么体

会，每次去我都有很多收获。我退休去看望吴先生，他

告诉我，不要放弃研究。摆脱事务性的文山会海，最有

可能真正出成果。他希望我把各个学科的知识融会贯

通。建筑跟规划密切相关，城市规划跟城市遗产保护

关系也非常密切，规划中怎么重视文化遗产？文化遗

产又离不开博物馆，所以后来我写作并不局限于某一

个专业。

记者：您是我们眼中的“网红院长”，但却自称为只

是故宫的“看门人”。尤其您说“要把一个壮美的紫禁

城完整地交给下一个600年”，《我是故宫“看门人”》出

版后很受欢迎。

单霁翔：那本书是我从故宫“看门人”的角度讲的

故事。讲述了和全体“故宫人”不懈努力，让故宫文化

走进人们的生活，让故宫博物院成为“活起来”的博物

馆，实现“要把一个壮美的紫禁城完整地交给下一个

600年”的故事。这本书贯穿着我从“文物保护”走向

“文化遗产保护”的理念，也呼应了新时代赋予我们“讲

好中国故事”的文化使命。

记者：您写了这么多书，无论是专业书籍还是通俗

读物，都需要很扎实的文学功底。您的阅读方向是不

是也随着写作变化？

单霁翔：上班的时候工作一直比较忙，读的都是专

业理论方面的书，文学类的书我看得比较少，退休以

后，感兴趣的书就读得多。

记者：您出书的效率这么高，有什么秘诀吗？

单霁

翔：我写书的办

法跟别人不太一样，很

多时候是在车上。从武汉到北

京4个小时，我写了几千字；去中央党校

来回两个多小时，在路上又写了好多。我的时间

是这么安排的：1/4睡觉，1/4读书，1/4做报告，1/4录节

目。我会精准地计算时间。我不在外面吃饭，自己吃饭

可能只需要一刻钟；出差我不住套间，别人送你的时候会

顺势聊天，一坐一两个小时，就没时间看书了。

记者：有什么特殊的阅读习惯吗？

单霁翔：我特别爱看报，我看报只有一个时间段，就

是飞机起降的时候。要读的文章，我会从中缝撕开叠起

来放书包里，所以书包里永远揣着近期要看的十几张报

纸。飞机正常运行后就开始打开电脑写东西，广播说要

收好小桌板，我就关上电脑，把报纸拿出来了。我睡眠也

好，每天保证6小时睡眠，5分钟之内一定会睡着，我不知

道什么叫做梦。我是一个没有“梦想”的人。

记者：您读书会做笔记吗？

单霁翔：我在家里阅读，在路上写作。我平常不记

笔记，但写书的时候会查阅很多资料。一直到退休，我

没有过笔记本，都是用脑子记。常说“好记性不如烂笔

头”，我不太信，因为写完了很少人再去翻笔记本，还

不如记在脑子里。

记者：您家里一定有特别多的书，怎么分类？如何

处理？

单霁翔：我的书分三类。一类是我写的书和发表

过文章的杂志，一类是别人送我的书，一类是我要用的

书。原来我上书店买书，后来好多朋友给我寄，书太

多，就成书的奴隶了，有点成为负担，堆在客厅有两米

来高。我就在房山区办了个民办图书馆，我父亲收藏

的三千多套书和我收藏的一万五千多本书送到图书馆

了，后来我的很多朋友都捐赠了一些，目前图书馆藏书

已经有四万多册了，饶宗颐先生题写馆名叫“汲引室”。

记者：您有什么理想的阅读体验吗？

单霁翔：我比较爱读经典著作，过去喜欢读世界各

国大建筑师、大规划师的著作，文化遗产理论专家的

书。现在我不特别追求这些，因为中国发展太快了，我

读前沿的一些理论书。

记者：最近您还有哪些出版计划？

单霁翔：我现在正在写一本书。1985年中国加入

世界遗产公约，2027年是中国第一批世界遗产诞生40

周年。我想出一套书，一本是理论书，一本介绍中国

41处世界文化遗产和四处文化和自然双遗产。当了

10年国家文物局局长，又当了10年的文物学会会长，

近年来又接触了大量非物质文化遗产，多多少少都参

与了一些工作，可能有我这样经历的人不多，所以我想

把这个经历写出来。 据《中华读书报》

单霁翔，曾任北

京市规划委员会主

任、国家文物局局

长、故宫博物院院长

单霁翔的创作
在家里阅读，在路上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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